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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介绍一种能让人了解参观者在艺术博物馆参观过程中情绪状态的方法。该方
法在法国里尔美术宫进行了测试。我们描述这一方法及其结果和未来前景。

关键词 : 博物馆、参观体验、情绪

研究目标

此项研究的原始目标，是要构建一份艺术博物馆——或更广泛地说是任意博物馆——参观

者的参观过程的情绪地图。作为研究者和藏品负责人，我们认为，对参观者情绪、认知和

身体动态的细致研究，能够帮助团队思考新展览的构思，并促进博物馆的演化。

诚然，一百多年以来，公众研究试图通过行为、期待乃至失望来理解参观者。此类研究也

试图改善文字书写、展览接待与设计、媒介设施的有效性、教育项目的效益（cf. Schiele 

2014）。这些研究也采用了众多方法：访问量调查，展厅观察，参与性观察，参观前、

参观中或参观后问卷和访谈……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深厚的研究传统，作为认知和情绪动

态的参观体验仍然不为人所知（Kirchberg et Tröndle, 2012 ; Schmitt et Aubert, 2016）。

从科学的角度，很难识别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的所思和感受。在参观过程中询问参观者打

断了参观的动态，而在参观后询问他们又无法准确找回参观过程中经历的关系。 

某些研究者，例如杜福莱思讷 -塔塞（Dufresne-Tassé et al. (1998, 2014)），用“大声思考”

（Thinking Aloud）法部分绕开了这些困难，即要求参观者“高声思考”，在参观过程中

口述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达瓦龙（Davallon）、哥特斯迪讷（Gottesdiener）和波利（Poli）

03
为美术馆参观者的情绪制图
Map the Emotions of the Visitors in a Fine Arts Museum

（2000）以及随后的施密特（Schmitt）和奥贝尔（Aubert）（2016）

则用摄影和视频记录参观者活动，以在参观结束时激活其记忆。

这些方法能产生参观者活动、经历和情绪的准确描述，以便重

建整个参观过程中参观者的“内部世界”。然而，由于分析这

些调查所需的技术性和时间，仅有专门研究者可采用这些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向博物馆从业者提供一种易行的方法，来制作参

观者参观过程的情绪图示。 

认识框架与实践方法 

我们希望识别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的情绪动态。这一研究意图

基于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参观者当体验到“明白”

了与作品有关的某些事时情绪会积极，反之，随着参观者无法

理解展品的意义时情绪就变得负面。在一件作品前，参观者越

是报告有了“明白”了什么的感觉，他们越是报告自己很高兴。

反之，参观者越是无法与作品建立联系，越是称“明白”了什么，

他们就越少报告自己高兴。这种认知与情绪的关系在博物馆曾

被清楚地识别出来（Schmitt, 2015）。参观者的情绪状态，是

他们与环境联系的质量的良好指标，而了解参观过程中的一系

列情绪状态能让博物馆从业者重建参观者的参观过程，并了解

与作品关系的质量。

本研究基于生成主义（énaction）理论，我们已经在信息和沟

通科学领域展示了这一理论的活力（Schmitt, 2018）。生成

主义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翁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弗兰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提出（1980），

随后被瓦雷拉发展（Varela et al., 1993）。自那以后，该理论

不断得到发展，并得到斯图亚特（Stewart）、加佩纳（Gapenne）

和蒂保罗（Di Paolo）的总结（2010）。生成主义的基础思想

是，任何行为者都在一个环境中与对他来说有意义的事物一起

行动，并在这个对他有意义的东西出现时通过其身体、历史、

知识和期待进行协作。这个出现并承载意义的世界是由其感知、

行动和情绪产生的。 

作为首个旨在搜集和识别参观过程情绪的研究，我们采用了

一个二维图像 - 示意图，正如詹姆士·罗素（James Russell, 

1979, 1980）展示的那样，此图可代表我们的情感。在横轴，

效价（valence）表明人的愉悦或不快状态，而在纵轴，唤起

（arousal）表明其激动或被动的状态。在罗素看来，任何描述

情绪的词都能定义为一种愉悦和激发的组合。在博物馆，我们

寻求识别诸如愉悦、不快、惊奇、意外、冷淡、牵连、疲惫、

厌倦、恶心之类的情绪，二维模型能代表美术馆中参观者在参

观体验过程中报告的最常见的情绪（图示 1 左）。

\ 1 \ 图示 1：左侧为一个截屏，显示参观者报告情绪的空间。右边的智能手机则设置了程序，

一旦参观者报告其情绪，就会自动利用镜头前一个45度角的镜子拍下周遭环境。 

\ 2 \ 图示2： 装备有“E-MOTION”的参观者在里尔美术宫中（Photo 2017 Daniel Schm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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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达尼埃尔·施密特 —  Daniel Schmitt , 法国上法兰西综合理工大学设计与城市视觉实验室

约翰·圣马斯 —  Johann Saint-Mars, 法国上法兰西综合理工大学设计与城市视觉实验室

弗洛伦斯·莱蒙 —  Florence Raymon, 法国里尔美术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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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使用手机，因为这是参观者熟悉的设备解决方案，不

需要学习。为了改善定位，我们在智能手机镜头前加装了一个

45 度的镜子，形成了某种潜望镜。参观者可向身体前成水平方

向的智能手机触摸屏报告其情绪，而手机则自动且安静地拍下

参观者前方的影像：作品、设施等等。我们把这一解决方案称

为“E-MOTION”（图示 1 右侧）。装备有“E-MOTION”的

参观者可随时向手机触摸屏报告自己的情绪状态。而每次报告

情绪状态时，参观者都在“E-MOTION”应用软件的效价 - 唤

起区域指示一个 P 值，这些值会被翻译为坐标值（x、y）。

再现参观者与作品之间的情绪关系

经验表明，“E-MOTION”设备从使用和人机工程学方面展现

了良好的接受度。参观者很容易根据愉悦 - 不快轴（效价）确

定其愉悦程度。然而，参观者觉得很难评估其唤醒或活跃程度，

即其情绪的“唤起”组分。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愉悦 -

不快（效价）组分已经足够指出参观者与作品关系的质量。 

为了得到参观者 - 作品关系的再现，我们针对每件作品，考虑

了进行情绪报告的个体数量以及效价的迹象和程度。将对于每

件作品报告的效价累加起来，似乎是考虑有关个体数量和这一

数量程度的一种有趣解决方案。下列图示展示了每件作品效价

的累积，负值以蓝色表示，正值以红色标识。我们把位于人为

确定在 -20 和 +20 之间的带称为“中性”。

这种所报告效价的定量方法，让我们能够进行某些评论。对于

\ 3 \ 图示3: 参观者对每件作品报告的效价累积

\ 4-1 \ 图示4-1: 仿耶罗尼米斯·博斯的《蛋中音乐会》和小彼得·勃

鲁盖尔的《白冷的登记》都几乎完全得到了正值的情绪报告。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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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图示4-2: 仿耶罗尼米斯·博斯的《蛋中音乐会》和小彼得·勃鲁盖尔的《白冷的登记》都几乎完全得到了正值的情绪报告。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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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作品，情绪声明几乎完全是正值，例如仿耶罗尼米斯 · 博斯（Jheronimus Bosch）的《蛋中音乐会》（Le Concert dans l’Œuf）

或是小彼得 · 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de Jonge）的《白冷的登记》（Dénombrement de Bethléem），这两幅画都是里尔美术

宫的重要藏品。

还有些作品，参观者对其主要报告了负值的情绪。例如弗兰斯 ·  佛洛里斯（Frans Floris）的《圣家》（Sainte Famille）、扬· 马西

斯（Jan Massys）的《塔奎尼乌斯与卢克丽霞》（Tarquin et Lucrèce）或是《哥耳哥达》（作者佚名）。 

需要明白的是，负值的报告和正值的报告都说明，参观者和作品之间发生了些什么，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负值的报告仍然有参观

体验上的价值。这些负值价值不表示参观者觉得作品丑陋或是无价值。这些负值价值表明，参观者在这些画作前体验到了不适的

情绪，而我们可以理解，钉上十字架或是一场屠杀给他们带来了负面情绪，尽管参观者通常承认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和艺术价值。 
\ 5-1 \ 图示5-1: 弗兰斯·佛洛里斯的《圣家》和扬·马西斯的《塔奎尼乌斯与卢克丽霞》。参观者在这些作品前主要报告了负值的情绪

（photos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 Grand Palais, Philipp Bernard et René-Gabriel Ojéda）

\ 5-2 \ 图示5-2: 弗兰斯·佛洛里斯的《圣家》和扬·马西斯的《塔奎尼乌斯与卢克丽霞》。参观者在这些作品前主要报告了负值的情绪

（photos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 Grand Palais, Philipp Bernard et René-Gabriel Ojé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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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某些画作收获的正值和负值评价规模相当。这再次认定了从效价的算术平均值来解读与作品的情绪关系的危险性。

相反，应该保留并观察报告的分布。一幅同时收获强烈正值和负值报告的画作似乎产生了一种“极端”情绪，这种情绪能作为“正

值”类型和“负值”类型的补充。

最后这一点恐怕是最重要的，我们注意到，某些作品几乎没有收获到参观者的情绪报告。通过设置一个最低报告门槛，我们可以

识别没有引发参观者情绪的作品。这种报告的缺席恐怕能成为一种参观者与作品关系的有趣的指标。在研究的目前阶段，且考虑

到所用方法，我们无法确定报告的缺席代表什么。我们恐怕可以认为这是“冷淡”，但这需要确认。无论如何，未引发报告的作

品恐怕本身就能成为研究话题，以便明确报告的缺席所隐含的意义。某些技术原因也可以作出解释，例如作品不好接近，作品的

照明、位置、周边环境，但也有文化原因，例如一个令人不适的作品题材、难以调动恰当的知识或是缺乏知识、无法理解等等。

某些作品的报告缺席似乎意味着，这些作品未被看见，未被感知。似乎这些作品是透明的，或是不存在，而这对一家博物馆来说

是很危险的。

\ 6-1 \ 图示6：左侧，《哥耳哥达》（作者佚名）主要搜集到了负值的情绪报告。右侧，扬·伯

克霍斯特（Jan Boeckhorst）的《圣穆理思及其同伴的殉道》（Le Martyre de Saint Maurice 

et de ses Compagnons）获得的正值和负值报告则相当，其算术平均值恐怕掩盖了对比的强烈

（photos © RMN-Grand Palais Hervé Lewandowski, Jacques Quecq d'Henripret,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 6-2 \ 图示6：左侧，《哥耳哥达》（作者佚名）主要搜集到了负值的情绪报告。右侧，扬·伯克霍斯特（Jan Boeckhorst）的《圣穆理思及其同伴的殉道》（Le Martyre de 

Saint Maurice et de ses Compagnons）获得的正值和负值报告则相当，其算术平均值恐怕掩盖了对比的强烈（photos © RMN-Grand Palais Hervé Lewandowski, Jacques 

Quecq d'Henripret,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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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参观者与作品关系的情绪动态

再现参观者与作品关系的动态同样可能有价值。在这里，对于

一幅特定的画作 A，我们识别对此画作 A 报告了情绪的参观者

作出的报告，以及他们在此画作之前和之后的报告，及 A-1 和

A+1。然而，我们保持了参观的自然局面，参观者可自由选择

路线，自由选择报告的时刻。因此，这些参观者的报告 A-1 和

A+1 很可能涉及不同的画作。这一方法能解读都报告了画作 A

但并未在画作 A 之前和之后看了相同作品的参观者情绪动态。

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画作的“上下文效应”。因此《白冷的登记》

似乎产生了强烈而正值的情绪，而《圣穆理思及其同伴的殉道》

似乎给参观者带来对比强烈的情绪。这些情绪或正值或负值，

而没有中性情绪。这些画作无法让任何参观者感到冷淡。

这一方法很有价值，因为这样可以解读参观者与作品关系的动

态，而这能为参观路线组织、作品分布、与作品关系开辟有趣

的线索。这里涉及的是了解对一件作品的特定情绪的动态和背

景：对作品对参观者情绪的上下文效应的了解，能增进对参观

者一系列感知和情绪前后连缀关系的了解。“E-MOTION”工

具因此有助于调整作品在参观路线中的衔接，有助于构思适合

于展示这些作品的媒介工具和内容。 

结论

此次实验的最初目标是通过参观者面对作品的情绪状态，获得

参观者参观路线的图示，并在其中尽量减少调查设施带来的偏

差。从这个角度看，在里尔美术宫进行的实验开启了有趣的前

景。事实上，通过使用已经被参观者采用的工具和技术——如

手机——，我们能看到，“E-MOTION”工具得到了接受并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到正确使用。 

我们证明了，摄影对于定位参观者在博物馆中的报告是有效的。

目前，参观者的定位是通过摄影用视觉方式实现的。图像识别

算法有待开发，以使参观者地理定位自动化。仅仅通过效价描

绘参观过程中的情绪动态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方法。这一方法能

再现参观者和作品间的情绪关系，并让人看到作品的“效应”。

这一方法的发展能让博物馆负责人通过对公众与作品关系的知

识丰富对馆藏作品的知识。但还需要证明，这一方法有助于思

考新的博物馆措施，并改善参观体验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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